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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和药家经常互相借器
物帮衬，习以为常，并无可疑之
处。青花“三顾茅庐”盖罐是件罕
有的宝贝，摆在博览会大门口，档
次立刻就上去了，绝对是一件增
光添彩的事。

“除了‘三顾茅庐’人物罐，
沈云琛还借了其他二十几件，都
是药家珍藏的东西。估计她是暗
中给了不少好处，才换得药家这
些人的一致同意。不过她可不亏，
这些器物价值连城，有话题性，在
媒体上稍加操作，就能引起极大
关注。”

药不是不懂瓷器，可是他懂
商道，一眼就看穿了沈云琛的醉
翁之意。

经历了《清明上河图》事件，
我体会到了媒体的威力有多大。沈
云琛作为这一辈人里最有商业头
脑的，肯定是经过精心策划，把每
一件东西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这瓷罐是什么时候借的？”
我忽然问。

“半个月之前，现在应该已
经运到杭州了。”

我“哦”了一声，这至少能证
明，借罐这事跟老朝奉没关系。半

个月前，我和药不是尚未碰面，更
不知道人物五罐的存在。老朝奉
不可能未卜先知，提前借走罐子
让我们扑空。

药不是赞许地点点头：“这
就是我为什么坚持，只信任自己
挖掘出的线索。你终于也开始理
性思考了。”

得……什么话都让他说了。
确定沈云琛借罐跟老朝奉

无关，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我们
不需要占有那罐子，而是想近距
离观察下，只要去杭州看一眼，就
得了。

“那其他四个罐子，有下落
吗？”我问药不是。药家在瓷器行
当人脉最广，想探听这种消息，只
能靠他们的关系网。

药不是摇头：“暂时还没有，
但过几天应该会有回信。”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药不
是当即拿起电话，请酒店订了两
张机票。时间赶得挺巧，晚上就有
一趟。于是我俩没耽搁，赶紧开始
收拾东西。对于这种工作效率，我
很满意。我这人没啥积蓄，能有一
个土豪搭档，做起事太方便了。

“你书看得怎么样了？”药不

是收拾到一半，忽然问道。
“翻完了。”我简单地回答了

三个字，避免提及学习效果。
“你可得抓紧时间学，我的

直觉告诉我，未来决胜的关键，很
可能就在瓷器的专业知识上。”

“虽然你这么说，可这也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人家老师傅
一年摸几千件物件，几十年才敢
说鉴定，我光看这些，跟人家怎么
抗衡？”

药不是眉头一皱，抬起胳
膊，带着丝丝怒气：“许愿，这是一
场战争。吊儿郎当的人，一定会失
败。”

我见他认真起来，懒得去捋
虎须，连声说：“好吧好吧，我尽量
抓紧时间看，行了吧？”药不是这
才转身，继续装他的箱子。他的行
李箱里，除了西装就是西装，唯一
例外的是一件浅蓝色条纹的睡
衣，对了，好像高兴早上才穿过。

“哎，对了，你跟高兴到底怎
么回事？”我的八卦心忽然开启
了。

药不是背对着我，动作停滞
了一下，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们
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只能互相

祝福顺利。”我啧了一声，觉得挺
可惜，高兴是个好姑娘。

“两个世界的人还睡一起？
你再努力努力，说不定能追回
来。”我说。

药不是道：“这次咱们的对手
是老朝奉，没必要把她卷进来。”

“你就死鸭子嘴硬吧。”我揶
揄了一句。不知为何，我的心里，

突然没来由地想到了木户加奈。
她归国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不
知道她在日本，现在过得怎样。我
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外面夕阳
如血，她的容貌我居然还记得清
清楚楚。

这次轮到药不是望着我，一
脸怀疑：“你不会也打高兴的主意
吧？”

“想什么呢？！”我一口血差
点喷出来。

我们打点行装，直奔机场，
马不停蹄地从北京连夜赶到杭
州。这一路上什么波折也没有，真
是一个好兆头。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杭州的天气，可比北京湿润
多了。我一下飞机，顿时觉得鼻孔
和喉咙一润，舒服极了。湿漉漉的
小酥风一吹，浑身说不出的惬意。
古人有诗云，“暖风熏得游人醉”，
描摹得确实精准——真的是很容
易就会醉。

在古董行当的人眼里，杭州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从唐至
宋，从元明至清，这一带都以富庶
繁荣而著称，促进了丰富精致的
物质生活，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所

以杭州这地方，是江南文化圈的
古董总枢纽，以明、清时代世家大
族的生活、文化用品居多。什么字
画书匾、瓷章家具、佛像道宝、珠
宝首饰，无不是精致细腻。若说品
质达到宫廷级别的，可能不多，但
平均水准要比其他地区高出太多
——江南人会享受啊，要不正德、
乾隆怎么动不动就下江南呢。

有句话叫“金豫银陕米江
南”。河南、陕西是古玩重镇，可称
金、银；而江南的米虽然便宜，但
不可或缺，走货量大，利润未必比
前两者小。因此擅长经营的古董
行家，这杭州是一定要来的。

沈家搞明、清家具展，选择
在杭州办博览会，再合适不过了。

进到杭州市里，我问药不
是：“该怎么打听博览会的举办地
点？”药不是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说：“这还用打听？你的思维还需
要多多训练。”然后他走到旁边报
摊，买了一份当日的《钱江晚报》，
第四版上赫然有一大块广告：“故
国余韵——明、清家具博览会兼
珍品展”，地点在仓河下旁边的浙
江展览馆，开展时间恰好是后天。

药不是一抖报纸：“沈云琛

办这个博览会，就是为了造势，肯
定花大价钱在各个渠道宣传，唯
恐别人不知道。若是咱们还需要
特意去打听，那她的宣传策略就
太失败了。”

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可又
忍不住提醒道：“咱们俩的行踪，
可是要严格保密。怎么在不惊动
沈家的情况下接近罐子，你想过
办法没有？”

药不是纳闷地看着我：“这
博览会对外开放，谁都能去。咱们
买两张票，当普通参观者进去看
不就得了？”

我脸一红，决定不再讲话。
我们耐心等了两天。开幕第

一天不能去，人太多，而且有开幕
典礼，沈家、药家的长辈肯定会出
现，我们被认出来的概率比较
高。第二天参观人数正常了，安
保警惕性下降，我们活动的余地
会相对大一点。

我本打算趁着这难得的空
闲时间，去杭州博物馆或者西湖
去转悠一下。结果在药不是的
瞪视下，我只得乖乖留
在酒店里，继续攻读《玄
瓷成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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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走进郝堂村，一条蜿蜒平整的沙
石路贯通村庄，路边种植着女贞、枫
杨、香樟等各种各样的树，树下的草丛
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散发着野
生的蓬勃之气。村中有一片很大的荷
塘，有三百多亩。荷花正开，微风轻
吹，荷香袭人，陶人沉醉。一尊观音像
立在荷塘中央，周围被田田的荷叶簇
拥，荷花点缀，时不时还有白鹭掠过。
夏天的郝堂，应该是最具神韵的。

郝堂村的民居，大都是狗头门
楼、马头墙、柴扉墙、小布瓦等等，这
是豫南建筑的显著特色，带着浓重
岁月痕迹的建筑元素随处可见。一
条清澈的小河穿村而过，虽不见鱼
翔浅底，却能看见下面铺陈着光滑
的鹅卵石。随意走进溪畔一处土坯
外墙的人家小院，院内一盘早已失
业的石磨仿佛在诉说着辗压时代艰
难困苦的生活——主人怀旧并没有
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将其“旧为今
用”，充当了平日里的桌子或落座的
凳子；几束风干的莲蓬和几串金黄
的玉米、蒜辫挂在土墙上或是屋檐
的廊下，看似不经意的摆设，却像是
有意的艺术装饰。

这就是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
庄”示范村、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
建试点乡村——信阳市平桥区郝堂
村的“模样”。但郝堂村令我难忘的，
不是美景，而是它的文化元素。

很难想象，一个小山村，会有闻
名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纪念馆——
叶楠、白桦文学馆。叶楠、白桦，原名
陈佐华、陈佑华，是祖籍信阳平桥区
中山铺村的一对孪生兄弟，均为享誉
中外的作家，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坛上
不可多得的“双子星座”，在国际上，
有“中国文坛两棵长得一样的树”之
称。文学馆是一座新建的具有豫南
建筑风格的八角二层小楼，白墙灰
瓦，面对三百亩荷塘。馆前有一尊高
2米的雕像，兄弟二人携手并肩、脸上
呈现出激情澎湃的兴奋，这是根据他
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合影雕塑而
成。那时是兄弟二人一生中的黄金
时期，双双出席文代会，白桦在会上
做了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
发言。建叶楠、白桦文学馆的宗旨，
就是为了让叶楠、白桦进一步走进家
乡人民的视野，体察人间真情、感悟
文学的魅力！

郝堂村的另一个文化元素，就
是村街中间的“书吧”了，也就是郝
堂村的图书馆。白色的墙壁，仿古
的青砖铺地。自开馆之日起，经常
有大人或孩子在这里阅读或者借
阅。图书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现
有藏书3000余册，涵盖人文社科、自
然科学、古典文学等多个领域。馆
内设有借阅服务区、期刊、电子、阅
读等区域。可以说，这个小小的图
书馆，承载了郝堂村人的精神风貌。

在郝堂村一座堪称“破旧”的院
子里，开设了一个对外营业的“禅茶
吧”。茶与禅本是两种文化，在各自
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发生接触并逐渐
相互渗入、相互影响，最终融合成一
种新的文化形式，即禅茶文化。禅
是一种境界，是心悟，“茶”是物质的
灵芽；“禅茶一味”，“一味”就是心与
茶、心与心的相通，“正、清、和、雅”，
即是禅茶文化精神的概括。坐在拙
朴乃至破旧的农家小院，树影婆娑
中，品尝禅茶，享受乡间之清静，名
利，物欲，浮躁，这些影响人心智的
因素，会不会渐渐远去呢？

这些文化元素的融入，使郝堂
村正在一步步嬗变。而昔日千百年
来传承的乡村生活，也变得更加丰
厚与惬意了。

老宅有个谜，从小到现在，我一直解不开。
不知为什么，老宅里常年总住着一窝鸽子，湖蓝色

的鸽子，一身通透的蓝，除过一双小小如豆的忽闪忽闪
的眼睛是黑色外，其他全是蓝洼洼的，仿若刚刚从染缸
里飞出来一样。而我却喜欢叫它们灰鸽子，这样叫似
乎与住在老宅里更相配一些。就如家里养的黄狗，叫
上虎子之类的名字，亲切顺口。

刚开始有几只鸽子，接着十几只，后来几十只，蓝洼
洼的一片。尤其是每天早晚，奶奶边“咕咕——”地喊
着，边朝院子里撒上几把玉谷喂鸡。鸡群争先恐后地啄
食，房顶上的鸽子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咕咕”地叫个不
停。这时，总有几只胆大的鸽子，扑闪着翅膀也落在院
子来抢食。每每看到这，老奶总是笑着，又从口袋里抓
出几把玉谷撒到院子里，念叨着：“吃吧吃吧，都吃吧。”
后来，这些鸽子连人都不怕了，竟然大模大样地，好像自
己也成了这院子的一员。只要一喂食，它们就像商量好
似的“呼啦啦”地飞下来，一顿饱餐后，又欢快地扑闪着
飞到房顶或者树上，情形很是壮观。后来，家人也专门
在房顶放置了一个木笼子，给鸽子安了窝。奶奶总说，
鸽子是吉祥之鸟，就和喜鹊燕子一样，住进了谁家，谁家
的日子就会红火。就连平时最爱干净的父亲，看着屋脊
院子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鸽子屎，也从来不说什么。

有一次，我们缠着二叔用弹弓打麻雀，不知怎的，
竟然误打死了一只鸽子。等到晚上时，我们偷偷把火

炉提到前院，悄悄开始收拾了，用调料腌制好，然后在
炉壁上烤，找个破洋瓷盆，倒扣着，再给外面糊上厚厚
一层泥巴。那天，我吃上了唯一一次最好吃最美味的
烤肉。虽然我们把善后工作做得几乎是“天衣无缝”，
没有留下一点作案的蛛丝马迹。但这件事还是没有包
住，爷爷知道了，把二叔大骂了几天，差点没揍他。这
也是我们对鸽子唯一一次的残忍。之后好几天，我都
不敢站在屋檐或树下，甚至院子里——我怕失去亲人
的鸽子，会闻到自己身上餐食的肉味，会不会有十几只
鸽子一群冲下来啄我的头脸，或者把屎拉在我的身上
来报复？但最终，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谁让那个年
代，营养不良的肠胃对于肉食的向往，是那样的强烈与
不管不顾。其实，这一切都瞒不过几十双鸽子黑豆似
的警惕的双眼，但它们最终选择了宽容和原谅。这几
十只鸽子，就是从来不去别人家，几十年来，一直热热
闹闹地挤在我家老宅里。

我对鸽子充满了愧疚。

再后来，老宅就拆了。父亲盖起了二层楼。那些
鸽子还住在我们家，蓝洼洼的一房顶。原来鸽子也和
我一样，喜欢怀旧。鸽子们整天在屋顶或树枝间“咕咕
——咕咕”地低声商量着，谈论着人所不知的许多秘
密，或者吃喝拉撒，或者分工协作。这些秘密对于它们
来说，就是一些至关重要的大事，不然它们怎么整天絮
絮叨叨地讨论个没完。我常常听着它们嘀嘀咕咕的声
音，从叫声的节奏和音调的高低来判断它们的欢乐忧
伤。只是关于它们谈论的内容，我始终一无所知，成为
永远的谜。我想，它们中间肯定也分年幼尊长，也有分
工合作，也有争论不休。要不，这几十口的大家庭，怎
能不离不弃地相处在一个屋檐下呢。

父母一直守着老宅，守着村子，一守就是几十年。
前些年，父母年龄大了，才恋恋不舍地锁上老宅的大门，
来到了小城。他们常常惦念着老宅。也许就如父亲说
的，房子再老都不怕，最怕的是没人住。前些时日回了
趟老家。大门铁锁已锈迹斑斑，房外墙皮也开始掉落，
才几年时间啊。老宅终就敌不过光阴的纠缠。

正伤感之余，突然间，从房顶飞下两三只鸽子，落在院
子里，用那双黑豆似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片刻之后，又欢
快地在空中飞旋几圈，落在院子当中不停地啄了起来。似
曾相识，鸽子一定认识我！我和它都是怀旧的。不然，守
着空空的老宅，还有长长的光阴，一定会寂寞的。

面对鸽子，我心怀感激！

《雪窗帘》是茅盾文学奖得主
迟子建的最新短篇小说集，代表
了她 30年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书中的十余篇作品，大多写
的是北国雪乡的芸芸众生与自然
风土，清新耐读，淡然可喜。这是
与雪国故乡的一次奇妙相遇，这
里有浪漫、感人、温馨的故事，有
宁静美丽、披着白衬衫的“金井”，
有痴情善良却孤独一生的吉喜。
徜徉在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中，
遥望远方，你会看到七月的礼镇、
亲亲的土豆花正在偷偷地聆听人
间的对话……

这些人和景描绘出一幅幅清
新自然、充满着诗的韵味与浪漫

的北国雪乡的画面；这些简单的
故事勾勒出生存在那片纯洁干净
的土地上的人们的生与死、善与
恶、美与丑。亲情、爱情与人性交
织在一起，虽然苦涩、悲凉，但仍
然流淌出一种温暖和坚韧，支撑
起诗意的精神故乡，让我们对生
活充满希望，对人生充满信心。

迟子建的故事里，有太多我
们身边人的影子。从《格里格海
的细雨黄昏》中丢失了故乡的旅
行中的作家，到《一坛猪油》里三
个孩子的母亲，再到《旅人》里窗
外异常宁静的那片海。我们在
故事里，读别人的人生，却流着
自己的眼泪。

一棵树老了就和一个人老了一样，粗枝大叶也就
罢了，还老是丢三落四的。该长叶的地方不长叶，该
长枝的地方不长枝。有的年辰，别的花开败了，它才
记起自己今年还没开花，就胡乱地开几朵，颜色的稠
稀与它无关，香味的浓淡与它无关。有的年辰，别的
花还没开，它就早早地开了，开得绚烂多姿，开得花香
扑鼻。秃顶了也不知道修饰修饰，反把青枝绿叶秀在
了脚下，活像一个老太太穿着一双绣花鞋显摆，让人
有些忍俊不禁，让人有些浮想联翩，更让人有些不可
思议。这似乎由不得它的心情，又似乎由得它的心
情。它把一切都看淡了，所谓的繁华和艳丽都将是过
眼的烟云，都会在时间中消隐逃遁。

我不是一棵树，不知道树的心思。总觉得读懂一
棵树并不比读懂一个人更简单，因为它总是以沉默面
对世界。我深信一棵树也有自己的快乐和忧伤，水雨
多的年辰，它长得苍苍翠翠、葱葱蓊蓊，那一年它的心
情一定很不错；有些年辰，天年干旱无雨多风，树就显
得非常烦躁，萎萎靡靡、憔憔悴悴，它是不是也在怨天
尤人？仰天长叹？树和人一样，要不怎么说人老心没
老，树老根不老哩？我也搞不清是树学着人做树，还
是人学着树做人？总觉得一棵树也是有思想的，而且
树的思想更加纷繁复杂。树，立在天地之间、风雨之
中，深切地感知了日精月华的滋养，领受了风霜雨雪
的磨洗，注目了各种生灵的爱恨生死，树的年轮里一
定潜藏着许多舒心的大笑和沉重的叹息。它不为人
的爱恨忧喜所动摇，静静地树立自己。

多深沉的人也没有一棵树的深沉，它把心事和秘
密都埋藏在心底，化作一种绿色的庄严和肃穆。生活在
它周边的人都是它生命里解读和认知的对象，我们的丑
陋和美丽、善良和险恶，都无可逃避地展示在它的眼瞳
里，铭刻在它的记忆里，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许多年来，当我孤寂和烦闷的时候，我不愿意找人
去倾诉和发泄，我喜欢立在一棵大树下沉思，因为我知
道人并不懂得人的心思，宣泄和揣思的结果往往显得浅
陋和庸俗。再说每个人都因为自身的学养、经历、生存
背景的局限，难以达到真正的默契和交融。问问那些山
誓海盟、卿卿我我过的情侣，问问那些歃血为盟、两肋插
刀过的朋友，谁的心里没有一己之私？谁的心里没有一
点难以告人的秘密？说是知道你、懂得你，其实与你当
时的心情是相悖的，有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说些宽慰
的话，也是隔靴搔痒，真正懂得自己、理解自己的还是自
己，任何人都无法进入一个人的心灵。所以我喜欢面对
一棵大树，一棵饱经沧桑的大树，我们相对而立，相对无
言，就是一种最默契的状态。

以前村子里有许多大树，它们历经百年沧桑，依
然葳蕤茂盛，内心里一定积储了无尽的智慧和经验，
它们能把自己矗立成一种风景，一定深谙了许多与天
时地利有关的道理，同时也摸透了人的脾气。有些树
之所以能够生长得很久很久，不光是天时地利的原
因，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它长在旮旯拐角，长在一些
不惹人注目的地方，在人们不觉意间就迅速地长成了
大树。有些大树从心底里就没想着给你长成什么材
料，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把自己长得旁逸斜出、曲里拐
弯的，既做不了栋梁，也做不了檩子，披挂着一身绿
叶，只能给鸟雀们提供窝窠，给村里人提供一坨阴凉，
因为它的无用谁也不去在乎它。天长日久它长成了
一棵无法匹敌的巨木，时间成就了它的辉煌，它比其
他树木多活了许多年，无为造就了它的有为，它成为
一个村庄的标志。有的树非常懂得人的心思，守规守
矩地生长着，主人让它长什么样它就长什么样，把自
己长得笔直笔直，修长修长，能做椽子的时候，主人想
让它长成檩子，能做檁子的时候，主人想让它长成栋

梁，最终成就了它的梦想。
毋庸置疑，一棵树有一棵树的生长方式，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认为一棵老树之所以能够把自
己塑造起来，肯定有一种大智慧蕴藏在它的心里。任
何高明的建筑大师也不及一棵树，一棵长到几十米甚
至上百米的大树，它是怎样分配枝枝杈杈的平衡、还
有花花叶叶的布局？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因不平衡而
倾斜或者倒毙的结果。有一些树天生就是树里的怪
才歪才，别的树总是与地平面保持垂直的状态生长，
而它不同，偏偏与大地保持一个小于九十度的夹角，
而且长得美轮美奂，它以独异的力量，支持着特殊的
发展方向，长成了一种傲人风姿，赢得无数青睐和惊
叹，它对力学的研究显然到了无可挑刺的程度。

各自的机遇不同，结果也绝不相同。
我惯于在黑夜里审视那些大树，它们像一团云、

一面旗帜、一个礼贤下士的圣哲，他们的剪影让我浮
想联翩，才思涌动，我真想做一棵寂静的大树。

世上的事说简单就这样简单，说复杂就这样复
杂。成就一个人和成就一棵树一样，既有主观的原因，
也有客观的原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主观的因
素。天帮忙还要人努力，自在比刻意的结果会更好。

我老是长久地立在一棵大树下，并不是探求长寿
的秘密。我是对应一棵树企图获得一种生存的机智，领
会一些生存的机密。我相信每一棵老树都是充满禅意
的，它们是得道的树，悟禅的树。它们以沉默的方式，置
身于大自然，完成了自己的修炼，让自己成为近于“圣
哲”的巨木。想把自己矗立成一种风景，就得经历别人
没有经历的苦难，就得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耻辱，宠辱
不惊地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做平平常常的人。

像一棵树一样坚守着一方土地，心无旁骛地生存
下去多好。

禅意的老树
唐仪天

随笔

“文化”的乡村

《雪窗帘》

知味

苦 瓜

自然

老宅里的灰鸽子

新书架

人怜直节生来瘦（国画） 陈子林

生活在戈壁滩的儿童（生活在戈壁滩的儿童（摄影摄影）） 李泛李泛

翟冬梅

八月天

贾若玄

叶 灵

苦瓜因味得名，因有一苦字在里
面，总感觉这名字取得难听了些。加
之它的外皮疙疙瘩瘩，呈许多突起的
小瘤体，让人看上去有些不舒服。一
种食材从名字到外形到味道，无一可
取之处，怎么能让人喜欢得起来呢？
所以一直以来对苦瓜做成的各种菜肴
都退避三舍，更别说是去主动烹饪
了。心中也多少有点纳闷，苦瓜这道
菜为什么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
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

几年前搬了新居。有天新邻居送
来了一大袋子苦瓜，说是乡下亲戚送来
的，吃不完。因是初相识，不好意思直
说自己是从来不吃苦瓜的，加上盛情难
却，几番寒暄之后就收了下来。

一下子面对这么多苦瓜还着实有些
犯难了。人家好意送过来的，总不能随意
丢弃吧？况且关于吃苦瓜的种种好处也
是越听越多了，于是决定上网查查资料，
学做两道以苦瓜为主要食材的家常菜。

首先做的是一道凉菜苦瓜拌木
耳。如果不是特别喜欢那股苦味儿，要
将焯好的苦瓜片在凉水中多浸泡一会
儿，期间还要多换几次水，这样能最大
限度地把苦味儿降低。这一步很重要，
直接决定最后菜的口感。泡得轻了则
味道苦，泡得过了则失去了苦瓜的本
性。很多人都是被第一次吃苦瓜时那
过于浓烈的苦给吓住的。接下来将泡
好的苦瓜片和同样泡好的小朵黑木耳，
加上适量白糖白醋食盐香油姜蒜末红
辣椒丝等拌在一起。单单是看着这淡
绿鲜红相间搭配着几朵透明的棕黑色
木耳，已是让人垂涎了。尝一口，苦辣
酸甜尽在其中，竟是难得的美味。

做的第二道菜是热菜苦瓜煎蛋。
首先还是将苦瓜焯好沥水备用，只是这
次的苦瓜要切成比较细小的丁块儿，然
后和食盐鸡蛋液胡椒粉红辣椒丁搅拌
均匀。用平底锅放油在中火上加热，加
热时要慢慢晃动油锅使底部受热均
匀。将鸡蛋液缓缓以围绕中心画圆的
方式倒入锅内，边倒边轻轻用小勺子把
锅底的蛋液摊匀实了。用小火慢慢煎
至蛋液凝固后，小心用铲子翻过来再继
续煎另一面。至于能不能煎得金黄而
圆满，则全靠火候的掌握和自己的悟性
了。这道菜中的红辣椒丁是一定要有
的，那是点睛之笔，千万不能少。

出锅后切成小块儿盛入盘子，黄黄绿
绿中呈点点红色，可谓是色香味俱佳矣！

尤其是那苦味儿，明明刚入口时
是苦的，却在那咀嚼中一点点渗出香
甜的后味儿来。

世人都喜欢先苦后甘，这应该和
吃苦瓜的感觉有点类似吧。


